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羽毛头：寓意传说 

“迪肯，”里格比大妈一声吆喝，“弄块煤来给俺点烟

斗！” 

烟斗就叼在老婆子嘴里。填满烟丝，她就把烟斗朝嘴

里一塞，却不曾弯腰到火炉上点燃它，而且这天早晨炉内

似乎也没生火。然而，一声令下，烟斗顿时红光一闪，里

格比大妈的唇边立刻升起一缕轻烟。那煤火打哪儿来，又

是哪只看不见的手送来的，我可搞不清。 

“好！”里格比大妈点点头。“多谢，迪肯！现在得动

手做稻草人啦，别跑远，迪肯，没准儿俺还要你帮忙嘞。” 

老婆子起得这么早（日头才刚刚露脸哩），为的是扎

个稻草人，要给它安在玉米地中间。眼下正值五月下旬，

乌鸦和八哥发现了刚刚破土，又小又绿，卷做一团的玉米

叶，所以她拿定主意要扎一个有史以来最活灵活现的稻草

人，而且从头到脚立刻完工，好在当天上午就让它开始站

岗放哨。说起里格比大妈（大伙儿一定听说过她），可是

新英格兰最诡诈最有能耐的巫婆，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做出

一个其丑无比的稻草人来，连牧师见了也得害怕。不过这

一回，早上醒来，心情特好，外加方才那袋烟，更是称心

惬意，她便决心造出个漂漂亮亮光光鲜鲜的稻草人来，而

不是那种面目狰狞可厌的丑八怪。 

“俺自家的玉米地几乎就在家门口，可不能放那么个

丑东西，”里格比大妈自言自语，又喷出一缕烟。“要是俺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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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兴，当然能做一个，可那些叫人家大惊小怪的事真干腻

了，还是按常理办事，也换个花样。再说啦，也用不着把

方圆一哩内的小娃娃都吓得半死呀，虽说俺的确是个巫

婆。” 

于是她主意已定，这个稻草人得做得像位当今的体面

绅士才行，只要手头材料够使唤的话。咱们不妨清点一番

她要用的主要东西。 

最要紧的当数那柄条帚把儿了，别看它怪不起眼。里

格比大妈半夜三更多少回骑着它在空中飞行呐。眼下就用

它来做稻草人的脊椎骨，或照没文化的说法，背脊骨。一

条胳膊是把坏了的连枷，从前，古德曼·里格比大爹常常

扬打的那把。他受不了老伴的唠叨，已经离开烦恼的尘世。

另外一条胳膊，要是我没弄错的话，是根蒸布丁用的棍子

和一根折断的椅子脚横档，松松垮垮地在肘部绑结起来。

至于双腿嘛，右边那条是柄锄头把儿，左边这条是从乱木

堆里翻出来的，叫不出名堂的杂木棍儿。稻草人的肺呀，

胃呀，诸如此类的玩意儿统统不过是只塞满稻草的粗面粉

袋。这下它的骨架与全副内脏就都凑齐了，只缺脑袋，而

一只有点儿干瘪，皱哩吧叽的番瓜正好派上用场。里格比

大妈在上头雕出两个洞做眼睛，开条缝做嘴巴，正中间留

下个泛蓝色的疙瘩蒜鼻子。这张脸可真够体面的。 

“反正长在人肩膀上的玩意儿还不如它的，俺见多

啦，”里格比大妈道，“好多模样周正的先生也只长了个笨

番瓜脑袋，跟俺的稻草人一个样。” 

但这件事上，衣裳才是做人成功的关键。于是老婆子

从挂衣钩上取下一件陈年的酱紫色上衣，还是伦敦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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呐。接口、袖口、袋盖、扣眼上还残留着绣花痕迹，但已

破旧不堪，颜色褪尽，肘部打着补钉，下摆也已千丝万缕，

上上下下露出织纹，左胸上还有个圆洞，那地方要么是被

人撕去一只贵族的星形章，要么是从前的主人有颗火热的

心，把衣裳也灼出个洞洞来。邻居说，这件漂亮衣裳原是

魔鬼的行头，他把它存在里格比大妈家里，图个方便，好

不论啥时想去总督大人饭桌旁亮相，往身上一披就成。跟

上衣相配的还有件天鹅绒背心，腰身特肥，从前绣着叶状

花纹，金光灿烂，好比十月里的枫叶，但如今已从天鹅绒

上消失无影。接下来是条猩红色长裤，从前路易斯堡的法

国总督穿过的，两只膝盖还跪过路易十四陛下宝座前最低

一层的台阶。法国佬把这些零碎衣裳送给了一位印第安巫

医，而巫医则在一次林中舞会上，用它们跟老巫婆换了四

分之一品脱烈酒。此外，里格比大妈还拿出一双长丝袜，

套到稻草人腿上。袜子显得梦一般虚无空幻，可两条棍子

做的腿木头木脑，倒透过破洞悲惨地一览无遗。最后，她

将亡夫用过的假发套在光秃秃的番瓜脑袋上，再按上一顶

灰尘仆仆的三角帽，帽子上还插着公鸡尾巴上最长的一根

毛。 

万事俱备，老婆子把稻草人立到屋角。瞧瞧它那张黄

色的假脸，脸上神气的小鼻子翘上了天，她暗暗好笑。这

家伙一副自鸣得意的样子嘛，好象在说：“快来瞧瞧我！” 

“你真够瞧的啦，这倒不假，”里格比大妈欣赏着自

己的杰作。“自打操巫婆营生，俺做的假人儿多啦，可就

数这个最漂亮。太漂亮啦，给它当稻草人简直糟蹋了。好

啦，再抽上一袋烟，就把它弄到玉米地里去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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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面装烟，老婆子一面瞅着屋角里的假人，一腔慈母

爱意。老实说，不知是运气，是手艺，还是道地的巫术使

然，这个滑稽可笑的稻草人，一身破破烂烂的披挂，都透

着股子奇妙的灵性。至于那张皱巴巴的黄脸，好象在咧嘴

笑哩——是嘲弄，还是高兴，滑稽透顶，仿佛明白自己在

对人类开玩笑。 

里格比大妈越看越开心。 

“迪肯，”她厉声喝道，“再来块煤点上俺的烟斗！” 

话音刚落，与先头一样，烟斗里立刻有了一块通红的

煤。她深吸一口，再把烟喷出来，一直喷到挣扎着透过灰

蒙蒙的玻璃窗照进屋内的一道晨光中去。里格比大妈向来

喜欢用炉子里某个特殊角落的煤块儿给自己烟斗添滋味

儿。不过，这个角落在哪里，又是谁把煤块儿从那儿弄了

来，我可说不上——只知道那个神出鬼没的听差大约名叫

迪肯。 

“那边那个假人儿，”里格比大妈暗想，眼睛还盯着

稻草人，“做得这么棒，让他一夏天都站在地里，吓唬吓

唬乌鸦和八哥，真可惜了。他能派更大用场。可不是么，

巫师们林中聚会时，舞伴一少，俺还跟比这样子更难看的

跳过舞呢！让他到世上碰碰运气，跟世上挤来挤去的草包

笨蛋走一遭，不知会咋样？” 

老巫婆再吸三四口烟，笑了。 

“个个街角他都能碰上好些难兄难弟！”她接着想。

“呣，今天本不想小试俺的巫术手段，除了点点烟斗以外。
可俺是个巫婆，将来大概也还是个巫婆，想偷懒可不行。

得把这稻草人变成真人，就算开个玩笑罢了！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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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此这般，嘟嘟哝哝，里格比大妈从嘴里摘下烟斗，

朝稻草人番瓜脸上的那条缝一塞，那条缝正代表相同的器

官。 

“吸吧，宝贝儿，吸呀！”她说，“使劲儿吸，乖乖！

你的性命全在这上头啦！” 

这么劝一堆木棍、稻草、旧衣和皱皮番瓜做脑袋的破

玩意儿——咱们知道稻草人就这德性——毫无疑问，真够

不可思议的。可你我千万别忘了，里格比大妈巫术高强手

段了得，记住这一点，咱们故事中的种种怪事就不足为奇

了。说真的，只要咱们能说服自己相信，老婆子刚命令稻

草人吸烟，稻草人嘴里便喷出烟来，这故事中的最大难点

也就迎刃而解。当然，这只是一缕袅袅轻烟，可是一口接

一口，每一口都比前一口更扎实更有力。 

“吸吧，宝贝儿！使劲儿吸，漂亮宝贝儿！”里格比

大妈好不开心，不断吩咐道，“这可是你的命根子，俺不

骗你。” 

不用说，这烟斗施过妖术。不是烟丝，就是烟斗顶上

神秘燃烧的通红煤块，再不就是点着烟丝散发出的劲道十

足的香雾，具有魔法。稻草人迟迟疑疑试了几口，到底喷

出一股浓烟，从昏暗的屋角一直飘散到那道阳光里，在尘

埃的微粒中渐渐变淡，消失殆尽。这简直是场拼死努力，

因为接下来的两三口云雾已没那么有劲，虽说煤块儿依然

通红，照耀着稻草人的脸膛。老巫婆拍着骨瘦如柴的双手，

瞧着自己的杰作直乐，给它加油。她明白魔法正大显神通，

方才那张干瘪的黄脸还不成人样儿，现在却罩上一层奇妙

的薄雾，宛若人的灵气，来回闪动。时而完全消失，时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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伴随下一口烟清晰可辨。周身上下也开始活起来，正像咱

们以想象自娱，给轮廓不清的朵朵云彩赋予生命一样。 

倘若硬要深究此事，这个邋里邋遢，破破烂烂，一文

不值，东拼西凑的稻草人，本质上是否真正起了变化，恐

怕十分可疑。说不定只是光谱的幻觉，明与暗，色彩与布

局，精心构筑的效果，哄一哄多数人的眼睛罢了。巫术产

生的种种奇迹似乎总具有某种十分肤浅的微妙之处。至于

假如上述解释还未能触及这个变化的本质，我也讲不出更

高明的了。 

“吸得好，乖小子！”里格比大妈还在嚷嚷。“来呀，

再结结实实吸一口，使出浑身的力气呀。拼命吸，告诉你！

打心底里使劲儿，要是你有心又有底的话！吸得好，再来！

这一口才吸得像个道地的烟鬼。” 

随后，巫婆朝稻草人招手示意，动作富于魔力，令人

不得不服从，好似磁石吸铁般神秘而不可抗拒。 

“懒骨头，躲在壁角里干啥？”她喝道，“往前走！

世界就在你面前嘛！” 

实话说，这故事若不是我坐在奶奶膝头上亲耳听来，

若不是我小孩子的判断力还未能分析它是否可信之前，它

就已在脑子里扎下根，真不知如今敢不敢厚着脸皮来讲

它。 

照里格比大妈的吩咐，稻草人伸出一条胳膊，要去握

她那只伸出来的手，向前迈一步——不，还算不上一步，

只是打个趔趄罢了——然后晃了几晃，险些跌倒。话说回

来，老巫婆还能指望什么呢？这毕竟不过是两根棍子支着

的一个稻草人而已。可是，铁心肠的老妖婆把脸一板，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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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头又招手，向这个破木头，霉稻草，烂衣裳拼凑的可怜

虫大施淫威。它被逼得不顾现实，强打精神充人样儿。于

是它跨入那道阳光之中，站在那儿了——好一副可怜相！

——浑身上下只包着一层极薄的人皮，而里头僵硬呆板，

摇摇欲坠，东拼西凑，颜色褪尽，破破烂烂，毫无用处的

零碎，一目了然。它随时可能瘫倒在地，明白自己没本事

站得笔直。要我说实话么？瞧瞧稻草人眼下煞有介事的样

子，令人想起那些阴阳怪气，发育不良的人物，全用鸡零

狗碎，不值一文，老掉牙的材料拼凑而成，而传奇故事作

者们（本人也不例外）却让小说界挤满了这种破东西。 

可是残忍的老巫婆勃然大怒，露出穷凶极恶的本相

（恰似有条毒蛇，从她胸口嘶嘶地探出脑袋），瞧瞧自己

煞费苦心一手造就的这东西那副胆小怯懦的德性！ 

“快吸呀，你这可怜虫！”她气冲冲地大叫，“快吸，

快吸，快吸，你这大草包！臭破烂儿！面粉口袋！大笨蛋！

窝囊废！上哪儿才能找到够劲儿的恶名让俺出出气？快

吸，把你古怪的生命跟烟一道吸进去！不然就把烟斗从你

臭嘴里拔出来，把你扔到这块红煤炭的老家去！” 

倒霉的稻草人给吓慌了，只好死命地吸。大口大口用

力吸着烟斗，喷出股股浓烟，把小小的厨房弄得乌烟瘴气。

那道阳光在迷雾中努力挣扎，却只能在对面墙上模模糊糊

映出一块带有裂痕灰尘仆仆的窗格。这时候，里格比大妈

一只手叉在腰间，另一只手直指稻草人，阴森森地屹立在

烟雾腾腾之中。那姿势，那表情，正与她平日里向受害者

施展妖术，害人家遭受一场长长梦魇，她自己却站在床边

幸灾乐祸之时一模一样。可怜的稻草人又怕又抖，拼命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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吸着，不得不承认，它的努力真没白费。它每吸一口，自

身单薄的朦胧与迷茫就减少一分，身体也就变得益发实

在。而且，它那身破烂披挂也发生了魔术般的变化，焕然

一新，现出金丝银线精心绣制的花饰来，而这些花饰曾经

被岁月销蚀得荡然无存。氤氲之中，一张蜡黄的面孔隐隐

出现，一对暗淡无神的眼睛俯向里格比大妈。 

老妖婆终于攥紧拳头，冲稻草人晃了晃。她不是真生

气，只是照原则办事而已——也许这原则不对，也许它算

不上唯一真理，不过，里格比大妈只能照这条最高准则行

事——对于懦弱成性，麻木迟钝的家伙，没别的良策使他

们打起精神，只有靠威胁恐吓。眼下正是关键时刻，倘若

达不到目的，只好狠狠心，把这个可怜的假人儿大卸八块，

还它本来面目。 

“你有人的模样，”她声色俱厉，“还得有人的声音能

说会道！我要你开口说话！” 

稻草人喘一口大气，挣扎一番，到底迸出一声嘟哝，

这嘟哝与它吐出的烟雾沆瀣一气，真难辨清究竟算说话

声，还是算喷烟声。本故事的传播者中有人认为，里格比

大妈的滚滚咒语和她的凶恶意志迫使一个常见的鬼魂附

上稻草人的身，而那声音就是这鬼魂发出的。 

“妈，”这可怜巴巴闷声闷气的嗓门道，“甭这么凶！

俺乐意说话，可俺没脑筋，叫俺说啥好呢？” 

“你能说话啦，宝贝儿，是不是？”里格比大妈狰狞

的怒容放松，笑了。“还问俺你该说啥！真是的！说呗！

你跟笨蛋是亲兄弟吧，还问俺你该说啥？你说上一千句

话，再说把它们说上一千遍，还是等于啥也没说！听俺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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甭害怕！等你出门闯世界（俺打算这就送你出门），就不

愁没话说啦。说呀！嗨，只要你乐意，就能跟打得水车滴

溜转的流水一样，滔滔不绝。这方面，你的脑筋够用的，

俺知道！” 

“都听您的，妈。”稻草人应声道。 

“这话我爱听，宝贝儿。”里格比大妈道，“那你就随

自己意说得啦，甭管啥意思。你得有一千句这种现成话，

再加五百句。好啦，宝贝儿，俺在你身上劳这么多神，你

生得又这么漂亮，实在说，俺喜欢你胜过世上任何妖术变

的假人儿。俺做过各色各样的假人儿——黄土的、白蜡的、

稻草的、棍子的、夜雾的、晨霭的、海水泡沫的、烟囱冒

烟的、可是数你最漂亮，所以你得好好听话。” 

“遵命，俺的好妈，”假人道，“俺全心全意听！” 

“全心全意！”老妖婆双手叉腰，哈哈大笑。“你说起

话来倒满入耳的嘛，全心全意！还把手按在左边胸口上，

好象你还真有什么心眼儿似的！” 

于是，里格比大妈对自己一手造就的怪物得意洋洋，

对稻草人说，它一定得动身去见见世面，显显身手。还断

言，这世上一百个人里头也挑不出一个像它这样货真价实

的角色。为了让它在最出色的人面前也抬得起头，她当场

就给它一大笔数不清的财富，包括黄金国的一座金矿，一

个破水泡的一万份股票，北极圈内一座占地五十万英亩的

葡萄园，还有一座空中楼阁，位于西班牙的一座古堡，外

带从中自然增长的全部租金与收入。她接着还把一艘满载

加的斯盐的货船所有权转到它名下，该船是她十年前施行

妖术，亲自弄沈在大海最深处的。要是盐还没化，还能运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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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市场，从渔民手里再赚一笔。为使稻草人手头不缺现金，

她交给它一枚伯明翰造的铜板，她身上就剩下这么一枚

了。还给了它好多黄铜，贴在它额头上，使它脸色比先前

更加黄灿灿。 

 “就凭这些黄铜，”里格比大妈道，“你就能走遍天

下了。 

亲俺一下，宝贝儿！俺可为你操够了心。” 

另外，为使稻草人的冒险生涯马到成功，手段高强的

老巫婆还交给它一件信物，凭了这东西，它就可以把自己

介绍给某位法官、议会议员、商人和教会长老（这四个职

务由同一个人包揽）。此人在邻近的城里首屈一指。这信

物不多不少，就是一句话。里格比大妈小声交待了稻草人，

而稻草人也只须对那位商人悄悄说出这句话就成了。 

“这老家伙害痛风病，可只要你把这句话对他的耳朵

一说，他就会为你跑腿的。”老巫婆道，“里格比大妈认识

可敬的古金法官，可敬的法官大人也认识里格比大妈！” 

说到这儿，老巫婆把她的皱皮脸凑到稻草人跟前，咯

咯地笑起来，乐不可支。一想到马上要对稻草人讲的事，

她浑身上下都乐癫了。 

“可敬的古金老爷，”她悄声道，“有个标致的小妞儿。

听着，俺的乖乖！你仪表堂堂，脑瓜儿灵光，对，灵光着

呐！等你亲眼瞧瞧别人的脑筋，就会觉得自己高明啦。好

啦，凭你这么才貌双全，年轻姑娘谁见了不动心，肯定错

不了！俺说啦，错不了。只要你厚着脸皮，叹上几口气，

赔上几次笑脸，甩甩你的帽子，舞蹈大师似地把一条腿儿

朝前一伸，右手往左边背心这么一甩，弯腰行个礼，漂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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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小姐波莉·古金就是你的啦！” 

这么长时间，那位新出世的家伙一直不停地吞云吐

雾，似乎如今忙着吸烟，不仅为逍遥取乐，也为了自己性

命攸关的要紧事。瞧它举手投足多像大活人，真是了不起。

它的眼睛（因为它的确有着一对眼睛）俯视着里格比大妈，

还恰到好处地不是点头就是摇头，合乎时宜地来上几句应

酬话：“真的！没错儿！请教了！是么！肯定！不可能！

哦！啊！嗯！”诸如此类颇有分量的词儿，表示他这个听

话人的注意、询问、默许或反对。就算当初你曾站在一旁，

亲眼目睹稻草人的拼扎过程，现在也不得不相信，这东西

楞是对老妖婆朝它假耳朵里灌的狡猾忠告心领神会。它烟

吸得愈凶，就愈具有人的特点，表情愈聪明伶俐，动作愈

灵活自如，声音愈清晰可辨，衣裳也愈光鲜亮丽。就连那

只燃烧着魔法创造出奇迹的烟斗，也不再是个烟熏火燎的

黑泥巴疙瘩，变成了一支海泡石的，烟锅上还描着画，烟

嘴是琥珀做的。 

不过还有个问题令人悬心，虚幻的生命既与烟斗发出

的烟雾息息相关，一旦烟丝化成灰，这生命也会同时完蛋。

幸亏凶悍的巫婆早有远见。 

“握着烟斗别放手，宝贝儿，”她说，“俺再给你装满

它。” 

里格比大妈把烟灰从烟斗里抖落出来，再从她烟盒里

掏出烟丝把它填满。这时候，只见体面的绅士又蜕化成为

一个稻草人，这情景着实令人惨不忍睹。 

“迪肯，”她嗓门儿又尖又亮，“再弄块煤火来把烟点

上！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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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音刚落，一块通红的煤炭就在烟锅里发光了。稻草

人等不及巫婆下令，忙把烟斗一叼，猛吸几口。很快，烟

雾就变得平稳匀净。 

“好啦，俺的心肝宝贝儿，”里格比大妈道，“不论遇

到什么事，千万别放开这烟斗，你的小命全在这上头。就

算别的你全不懂，这一点至少得心里清楚。千万抓牢别松

手，俺说！只管吸，只管喷，吞云吐雾。要是人家问你，

就说是为了健康，说是医生的吩咐。还有，宝贝儿，要是

烟快烧完了，赶紧找个背人的角落（别忘了先吸足口烟），

再大声吆喝一句：‘迪肯，给俺的烟锅装上烟！’再叫一声：

‘迪肯，再弄块煤火来给俺把烟点上！’完了就赶紧把烟

斗塞到你漂亮的嘴里去。不然的话，你这个穿金边儿外套

的翩翩绅士就会变成一堆破棍子、烂衣裳、大草包和皱皮

番瓜喽！现在上路吧，宝贝儿，祝你好运！” 

“放心吧，妈！”假人颇为勇敢坚定，喷出一口雄心

勃勃的烟雾，“只要正人君子能飞黄腾达，俺就能。” 

“哦，你可真会要了俺老命！”巫婆笑得直哆嗦。“说

得好，只要正人君子能飞黄腾达！你演这号角色可棒极啦。

好好做你的漂亮公子，我敢拿你脑袋打赌，凭你这么体力

旺盛，钱包充实，有头脑又有人家所谓的心眼儿，还有一

个人该有的一切，准能打败任何两条腿的东西。有了你，

俺觉得自己比昨天本事大多啦，你可不是俺一手做出来的

么？俺倒要瞧瞧，新英格兰哪个巫婆能照这样子再做一

个！给，把俺这根拐棍儿拿去！” 

这不过是根平平常常的橡木棍子，一眨眼却变成了一

根金头手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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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只金头跟你的脑袋一样灵光，”里格比大妈道，

“它能带着你笔直走到古金老爷家大门口。动身走吧，俺

的漂亮乖乖，宝贝儿，心肝儿。要有人问你姓名，就说叫

羽毛头，因为你帽子上插着根羽毛呐。俺还往你空心脑瓜

里塞了把羽毛，再说，你头上的假发人家都叫羽毛头——

所以你大名就叫羽毛头得啦！” 

跨出小屋，羽毛头神气十足，昂首阔步往城里走去。

里格比大妈站在门口，喜洋洋地瞧着阳光在他身上闪闪烁

烁，仿佛那周身的华丽货真价实。只见他津津有味地大吸

烟斗，步态潇洒，虽说两腿还有点儿僵硬呆板。她目送他

远去，朝她的心肝儿抛去一个巫婆的祝福，直到道路拐弯，

从她视线中夺走了稻草人。 

午前时辰尚早，邻近城里的大街上熙来攘往正热闹。

人行道上忽然出现了一位气度不凡的陌生人，穿著打扮行

为举止无不透出高贵。他身穿华丽的紫色绣花上衣，名贵

的天鹅绒背心，点缀着富丽堂皇的金叶，一条亮闪闪的猩

红色长裤，雪白的长袜精致光滑。头戴一顶长假发，十分

考究地撒着粉，弄得妥妥帖帖，使人觉得再戴一顶帽子就

会糟蹋了。所以，他才把帽子挟在腋下。这是一项镶金边

的帽子，衬着一支雪白的羽毛。此人胸前闪耀着一颗星形

勋章，走路时神气活现地挥舞着金头手杖，一副当时风雅

绅士特有的派头。为使这身行头尽善尽美，袖口还衬上一

圈精致的花边，足以证明花边下半遮半露的双手何等悠闲

高贵。 

这位漂亮公子的装备中有件东西尤其引人注目，这就

是他左手握着的一支别致烟斗。烟锅上带着彩绘，烟嘴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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珀做成。这东西他每走五六步就要凑到嘴边深吸一口，烟

在他肺里逗留片刻，再从他嘴里和鼻孔里飘逸而出。 

不出所料，一条街都轰动起来，人人都想知道这陌生

人是谁。 

“不用说，准是位贵族老爷。”有位市民道，“没瞧见

他胸脯上那颗星星？” 

“不，那东西太亮，晃眼睛。”另一位说，“没错，他

正像你说的，准是位贵族。可是你寻思寻思，这位老爷乘

什么船来的呢？过去一个月来，压根儿没有船从老家来。

他要是从南边陆地上来，那请问他的跟班和马车又在哪

儿？” 

“人家用不着马车也够气派，”第三个说，“就算他破

衣烂衫地来了，那气派也会从他胳膊拐的破洞里冒出来。

俺从没见过这么体面的相貌，我敢肯定，他身上准有古老

诺曼人的血脉。” 

“我倒看他像个荷兰人，再不就是日耳曼人。”另一

位道，“那些国家的人都爱叼根烟斗。” 

“土耳其人也是。”他同伴接过话茬。“不过，依我看，

这个外乡人是在法国宫廷里长大的，所以学了一副优雅有

礼的派头。这派头只有法国贵族才通晓。瞧瞧他走路的样

子！俗人会以为这样子太死板——会说他一颠一颠的——

可依我看，这才是说不出的尊贵哪，一定是把路易十四陛

下的一举一动都瞧了个够。这外乡人的品格和身份一眼就

能看出来，人家是位法国大使，来跟咱们的头儿谈判割让

加拿大的事儿。” 

“他更像个西班牙人，”另一位说，“所以脸色黄黄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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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不然就是哈瓦那来的，或着从西班牙本土的哪个港口

来，调查海盗的事儿。人都说咱们政府对这些坏蛋太姑息。

那些秘鲁和墨西哥的移民，皮肤黄得就像他们从矿里开出

的金子。” 

“管它黄不黄，”一个女人直嚷嚷，“人家可是个美男

子！个子又高，身材又条！脸蛋又俊气又高贵。鼻子那么

好看，嘴上的表情又那么周到细致！哎哟哟，那颗星星多

晃眼呵！简直就在投射火焰！” 

“您的眼睛也一样，美丽的小姐，”陌生人烟斗一划，

鞠个躬，因为他正巧从旁经过。“我以名誉担保，您的眼

睛令人眼花缭乱。” 

“听过这么新鲜，这么高雅的恭维么？”那小姐喃喃

自语，心花怒放。 

陌生人的风度令众人啧啧称道，唯有两个声音表示异

议。其一来自一条鲁莽的杂种狗，小畜牲跟在这位光彩人

物的脚后跟嗅了一阵儿，就夹着尾巴一溜烟逃进了主人后

院，发出一阵可恶的狂吠。另一个反对者是个小孩子，他

拉开嗓门哇哇大哭，还含糊不清地瞎说什么番瓜番瓜的。 

羽毛头呐，顾自朝前走。除了向那位小姐献了几句殷

勤，偶而朝路人的无限景仰稍稍点头回礼之外，只是一个

劲儿吸烟。这份落落大方泰然自若，就足以证明他的身份

和地位。周围城里人的好奇与艳羡简直高涨成为一片哗

然，跟着他看的人越来越多。终于来到古金法官大人的宅

邸面前。羽毛头跨进大门，登上前门台阶，敲敲门。无人

应门之前，只见他抖了抖烟灰。 

“他刚才大声吆喝啥呀？”一位看热闹的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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